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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
我
猜
猜 
看
。
你
想
知
道
我
為
什
麼
要
自
殺
。

—
—

奇
克
．
伯
納
托
對
我
說
的
第
一
句
話
。



7   開始

開
始

這
是
一
個
與
﹁
家
﹂
有
關
的
故
事
。
故
事
裡
會
談
到
一
個
鬼
魂
，
所
以
你
可
以
稱
它
為
鬼
故
事
。
然

而
每
一
個
家
庭
都
是
一
個
鬼
故
事
。
死
去
的
人
儘
管
離
世
多
年
，
卻
仍
然
坐
在
我
們
的
餐
桌
旁
。

這
個
特
別
的
故
事
，
屬
於
查
爾
斯
︵
奇
克
︶
．
伯
納
托
。
他
不
是
這
個
故
事
裡
的
鬼
。
他
是
非
常
真
實

的
。
我
在
一
個
星
期
六
的
早
晨
，
在
一
座
小
聯
盟
球
場
的
露
天
看
台
上
發
現
了
他
，
那
時
他
身
穿
深
藍

色
風
衣
，
嘴
裡
嚼
著
薄
荷
口
香
糖
。
也
許
你
記
得
他
以
前
打
棒
球
。
我
當
過
一
段
時
間
的
體
育
作
家
，

因
此
從
好
幾
個
層
面
來
說
，
這
個
名
字
都
讓
我
感
到
熟
悉
。

現
在
回
頭
看
，
遇
見
他
真
是
命
中
註
定
的
事
。
那
天
，
我
先
去
了
派
普
維
爾
灘
，
處
理
掉
一
座
小

屋
，
那
小
屋
在
我
家
名
下
好
多
年
了
。
回
程
，
前
往
機
場
的
途
中
，
我
停
下
來
喝
杯
咖
啡
。
街
對
面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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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
球
場
，
穿
著
紫
色
T
恤
的
小
孩
在
練
習
投
球
與
打
擊
。
我
還
有
時
間
，
便
晃
了
過
去
。

我
站
在
本
壘
後
面
，
手
指
扣
住
鐵
絲
網
圍
籬
。
一
個
老
人
操
作
著
割
草
機
，
駛
過
草
地
。
他
曬
得

很
黑
，
皺
紋
滿
佈
，
嘴
裡
叼
著
半
根
雪
茄
。
他
看
到
了
我
，
便
關
掉
割
草
機
，
問
我
是
否
有
子
女
在
那

邊
打
球
。
我
說
沒
有
。
他
問
我
在
這
裡
幹
什
麼
。
我
告
訴
他
房
子
的
事
。
他
問
我
從
事
什
麼
工
作
，
我

犯
了
個
錯
誤
，
也
告
訴
了
他
。

﹁
哦
，
作
家
是
嗎
？
﹂
他
嚼
著
雪
茄
說
。
他
用
手
指
向
一
個
人
影
，
這
人
背
對
我
們
，
獨
自
坐
在

看
台
的
位
子
上
。
﹁
你
應
該
找
那
傢
伙
談
談
。
他
的
故
事
夠
精
采
的
。
﹂

這
種
話
我
聽
多
了
。

﹁
是
嗎
？
是
怎
麼
樣
的
故
事
？
﹂

﹁
他
打
過
職
棒
。
﹂

﹁
喔
。
﹂

﹁
我
想
他
打
過
世
界
大
賽
︵W

orld Series

︶
。
﹂

﹁
喔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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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而
且
他
自
殺
過
。
﹂

﹁
什
麼
？
﹂

﹁
對
。
﹂
這
老
人
抽
吸
了
鼻
子
一
下
：
﹁
我
聽
說
，
他
是
因
為
運
氣
太
好
，
才
沒
死
成
，
又
活
了

下
來
。
奇
克
．
伯
納
托
，
這
是
他
的
名
字
。
他
母
親
以
前
住
在
附
近
，
珀
希
．
伯
納
托
。
﹂
他
格
格
笑

著
說
：
﹁
她
很
瘋
。
﹂

他
把
雪
茄
往
地
上
一
丟
，
用
腳
踩
熄
它
。
﹁
要
是
不
相
信
，
你
可
以
上
前
去
問
他
。
﹂

他
走
回
割
草
機
。
我
鬆
開
手
。
鐵
絲
網
生
銹
了
，
幾
點
鐵
屑
從
我
手
指
落
下
。

每
個
家
庭
都
是
一
個
鬼
故
事
。

我
走
向
看
台
。

　
　

以
下
寫
的
，
是
那
天
早
上
查
爾
斯
︵
奇
克
︶
．
伯
納
托
對
我
說
的
話─

─

這
段
談
話
後
來
持
續
了
很
長

一
段
時
間─

─

另
外
加
上
了
後
來
我
找
到
的
他
的
私
人
短
箋
和
幾
頁
日
記
。
我
把
上
述
那
些
資
料
組
合
成

以
下
的
故
事
，
用
他
的
口
氣
來
說
，
因
為
你
假
如
不
是
聽
到
他
用
自
己
的
口
氣
來
說
這
個
故
事
，
我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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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
定
你
會
相
信
它
。

也
許
，
你
怎
麼
樣
都
不
會
相
信
。

但
是
請
你
捫
心
自
問
：
你
是
否
曾
經
失
去
心
愛
的
人
，
你
渴
望
能
與
對
方
再
說
一
次
話
？
你
以
為

心
愛
的
人
會
永
遠
在
身
邊
，
而
今
你
希
望
能
再
得
到
一
次
機
會
，
讓
你
彌
補
失
去
的
時
光
？
如
果
是
這

樣
，
你
就
會
知
道
，
你
可
以
把
餘
生
用
來
珍
藏
各
種
時
光
，
但
它
們
都
比
不
上
你
想
重
拾
卻
再
也
要
不

回
來
的
那
段
時
光
。

如
果
你
重
新
得
到
那
段
時
光
，
會
發
生
什
麼
事
？



第
一
部　

子
夜



13  子夜

奇
克
的
故
事

　
　

讓
我
猜
猜
看
。
你
想
知
道
我
為
什
麼
要
自
殺
。

你
想
知
道
我
是
怎
麼
活
下
來
的
。
我
為
什
麼
消
失
。
這
段
時
間
我
都
到
哪
裡
去
了
。
但
是
，
你
最

想
先
知
道
為
什
麼
我
要
自
殺
，
對
不
對
？

沒
關
係
。
大
家
都
一
樣
。
他
們
用
我
來
衡
量
他
們
自
己
。
這
就
像
世
上
某
一
處
畫
了
一
條
線
，
如

果
你
從
來
沒
有
越
過
這
條
線
，
你
絕
對
不
會
想
要
從
高
樓
往
下
跳
，
不
會
想
吞
下
一
整
瓶
藥
丸─

─

但

如
果
你
越
過
線
了
，
你
也
許
想
這
麼
做
。
他
們
覺
得
我
越
過
了
這
條
線
。
他
們
問
自
己
：
﹁
我
會
不
會

哪
天
也
走
到
像
他
那
麼
接
近
這
條
線
的
地
步
？
﹂

說
真
的
，
沒
有
這
麼
一
條
線
。
有
的
只
是
你
的
人
生
，
你
如
何
把
人
生
弄
得
亂
七
八
糟
，
以
及
到

時
候
誰
會
來
救
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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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者
誰
不
會
來
救
你
。

　

回
顧
過
去
，
我
開
始
一
點
一
點
拆
解
我
母
親
去
世
那
天
的
經
過
。
她
走
的
時
候
，
我
不
在
她
身
邊
，
而

我
應
該
在
的
。
因
為
我
說
了
謊
。
這
樣
做
很
糟
糕
。
喪
禮
不
是
保
得
住
秘
密
的
地
方
。
我
站
在
她
墓
碑

旁
，
拼
命
要
自
己
相
信
這
不
是
我
的
錯
。
這
時
，
我
那
十
四
歲
的
女
兒
握
住
我
手
，
輕
聲
說
：
﹁
爸
，

我
很
難
過
你
沒
有
機
會
對
她
說
再
見
。
﹂
就
這
麼
一
句
話
。
我
當
場
崩
潰
。
我
哭
著
跪
了
下
來
，
潮
濕

的
青
草
弄
髒
了
我
的
長
褲
。

喪
禮
結
束
後
，
我
喝
得
爛
醉
，
在
家
裡
長
沙
發
上
昏
了
過
去
。
然
後
事
情
就
變
了
。
某
一
天
發
生

的
事
，
足
以
讓
你
的
人
生
轉
向
，
而
那
一
天
就
毫
不
留
情
地
使
我
的
人
生
急
轉
直
下
。
我
小
時
候
，
母

親
什
麼
都
要
管─

─

各
種
建
議
與
批
評
，
一
整
套
令
人
窒
息
的
媽
媽
經
。
有
時
我
真
希
望
她
不
要
管
我
。

而
她
這
下
子
就
不
管
我
了
。
她
死
了
。
不
再
互
相
探
視
，
打
電
話
。
我
並
未
察
覺
到
我
開
始
漂

蕩
，
彷
彿
我
的
根
被
拔
了
起
來
，
彷
彿
我
沿
著
一
條
河
的
支
流
往
下
漂
。
母
親
會
支
撐
起
某
些
有
關
子

女
的
錯
覺
。
我
的
錯
覺
之
一
是
，
我
喜
歡
那
時
候
的
自
己
，
因
為
她
喜
歡
那
時
候
的
我
。
她
一
去
世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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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個
概
念
也
跟
著
消
失
。

事
實
上
，
我
一
點
也
不
喜
歡
我
自
己
。
在
我
心
中
，
我
仍
然
把
自
己
看
成
一
個
前
途
無
量
的
年
輕

運
動
員
。
但
我
不
年
輕
了
，
也
不
是
運
動
員
了
。
我
是
個
進
入
中
年
的
推
銷
員
。
我
的
前
途
早
就
成
為

過
去
。我

母
親
去
世
一
年
後
，
我
做
出
了
這
輩
子
最
愚
蠢
的
理
財
決
定
。
我
聽
從
了
一
個
女
推
銷
員
的

話
，
做
了
一
項
投
資
。
她
很
年
輕
，
相
貌
美
麗
，
態
度
自
信
又
活
潑
，
上
衣
兩
顆
釦
子
沒
扣
，
敞
開
到

胸
口
。
當
這
種
女
生
走
過
一
個
上
了
年
紀
的
男
人
身
邊
，
會
使
他
滿
懷
怨
氣─

─

除
非
她
找
他
說
話
。
這

時
，
男
人
的
腦
筋
就
會
變
笨
。
我
們
見
了
三
次
面
，
討
論
這
項
投
資
：
兩
次
在
她
的
辦
公
室
裡
，
一
次

在
一
家
希
臘
菜
餐
廳
，
沒
有
不
恰
當
的
事
情
發
生
，
但
是
當
她
的
香
水
使
得
我
恢
復
清
醒
後
，
我
已
經

把
絕
大
部
分
的
存
款
花
在
一
種
現
在
已
一
文
不
值
的
股
票
基
金
上
。
很
快
她
就
被
﹁
轉
調
﹂
到
美
國
西

岸
。
我
卻
必
須
向
我
太
太
凱
撒
琳
解
釋
這
筆
錢
的
去
向
。

這
件
事
發
生
後
，
我
酒
喝
得
更
多
了─

─

我
那
個
時
代
的
棒
球
球
員
都
愛
喝
酒─

─

而
喝
酒
變
成
我

的
問
題
，
最
後
讓
我
兩
度
遭
到
解
僱
，
失
去
推
銷
員
的
工
作
。
被
人
家
炒
了
魷
魚
，
我
繼
續
喝
酒
。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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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睡
眠
狀
況
糟
透
了
。
我
的
三
餐
糟
透
了
。
我
光
是
站
直
了
都
好
像
在
衰
老
。
後
來
我
好
不
容
易
找
到

了
工
作
，
我
把
漱
口
藥
水
和
眼
藥
水
藏
在
口
袋
裡
，
好
在
會
見
客
戶
之
前
衝
到
洗
手
間
打
點
自
己
。
錢

也
成
了
問
題
。
凱
撒
琳
和
我
經
常
為
錢
吵
架
。
隨
著
時
間
過
去
，
我
們
的
婚
姻
逐
漸
瓦
解
。
她
對
於
我

的
痛
苦
慢
慢
感
到
厭
倦
，
我
也
不
怪
她
這
樣
。
當
你
討
厭
自
己
，
你
也
會
惹
人
厭
，
甚
至
你
愛
的
人
也

會
開
始
討
厭
你
。
有
一
天
晚
上
，
她
發
現
我
倒
在
地
下
室
裡
，
我
嘴
唇
割
破
了
，
懷
中
緊
抱
著
一
只
棒

球
手
套
。

不
久
我
便
離
開
了
家
人─

─

或
者
該
說
是
他
們
離
開
了
我
。

對
於
這
件
事
，
我
羞
愧
到
說
不
出
口
的
地
步
。

我
搬
到
一
間
公
寓
裡
。
我
變
得
獨
斷
獨
行
，
對
人
冷
漠
。
誰
不
跟
我
喝
酒
，
我
就
不
和
他
往
來
。

倘
若
我
母
親
還
在
世
，
或
許
能
找
出
方
法
來
靠
近
我
，
她
向
來
擅
長
這
麼
做
。
她
會
握
住
我
的
臂
膀

說
：
﹁
查
理
，
好
啦
好
啦
，
發
生
什
麼
事
啦
？
﹂
但
是
她
不
在
了
。
父
母
去
世
後
，
事
情
就
會
變
這

樣
：
你
每
一
次
要
打
仗
時
，
不
再
覺
得
背
後
有
力
量
支
撐
著
你
，
而
是
每
一
次
都
覺
得
自
己
孤
孤
單
單

上
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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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月
初
的
一
天
晚
上
，
我
決
定
自
殺
。

也
許
你
感
到
驚
訝
；
也
許
你
覺
得
，
像
我
這
樣
的
男
人
，
一
個
打
過
棒
球
世
界
大
賽
的
男
人
，
絕

不
會
淪
落
到
要
自
盡
的
地
步
，
因
為
這
些
人
再
怎
麼
說
都
擁
有
那
個
叫
做
﹁
美
夢
成
真
﹂
的
玩
意
兒
。

假
如
你
這
樣
想
，
你
就
錯
了
。
夢
想
實
現
後
，
你
只
會
緩
慢
得
到
一
種
逐
漸
化
開
的
領
悟
，
發
現
夢
想

與
你
原
本
料
想
的
不
一
樣
。

而
且
它
不
會
來
拯
救
你
。

給
了
我
最
後
一
擊
並
把
我
推
出
邊
界
的─

─

你
聽
了
會
覺
得
怪─

─

是
我
女
兒
的
婚
禮
。
我
女
兒
今
年

二
十
二
歲
，
留
一
頭
長
而
直
的
頭
髮
，
跟
她
媽
一
樣
是
栗
子
色
，
嘴
唇
也
和
她
媽
媽
一
樣
豐
潤
飽
滿
。

她
在
一
場
下
午
的
婚
禮
中
嫁
給
一
個
﹁
好
男
人
﹂
。

我
只
知
道
這
些
，
因
為
她
信
上
只
寫
了
這
些
；
這
封
簡
短
的
信
，
在
婚
禮
過
後
幾
星
期
才
寄
到
我

住
的
公
寓
。

顯
然
，
我
的
酗
酒
、
憂
鬱
問
題
和
素
來
的
惡
劣
行
為
，
使
我
變
成
一
種
端
不
上
檯
面
的
丟
臉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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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，
可
能
會
破
壞
一
場
家
庭
儀
式
。
於
是
，
我
沒
收
到
邀
請
，
只
接
到
這
封
短
信
和
兩
張
照
片
，
一
張

是
我
女
兒
和
她
的
新
婚
丈
夫
，
兩
人
緊
扣
十
指
站
在
樹
下
，
另
一
張
是
這
對
快
樂
的
新
人
舉
起
香
檳
酒

杯
互
相
祝
福
。

第
二
張
照
片
擊
垮
了
我
。
這
種
未
經
安
排
的
快
照
，
捕
捉
到
了
永
遠
無
法
重
複
的
一
瞬
，
他
們
倆

在
談
話
間
開
懷
大
笑
，
兩
人
互
相
輕
碰
酒
杯
。
如
此
純
真
，
如
此
年
輕
，
如
此
︙
︙
過
去
式
。
這
張
照

片
彷
彿
在
嘲
弄
我
的
缺
席
。
你
不
在
場
。
這
個
我
見
都
沒
見
過
的
男
人
，
我
的
前
妻
認
識
，
我
們
以
前

的
朋
友
認
識
。
就
是
你
不
在
場
。
我
再
一
次
在
一
個
重
大
的
家
族
事
件
裡
缺
席
了
。
這
一
次
，
我
的
小

女
孩
不
會
握
住
我
的
手
，
給
我
安
慰
。
如
今
她
屬
於
另
一
個
人
。
他
們
沒
有
問
我
意
見
。
他
們
只
是
通

知
我
。我

看
著
信
封
，
在
寄
件
人
的
地
方
寫
著
她
新
冠
上
的
姓
氏
︵
她
現
在
是
瑪
麗
亞
．
藍
恩
，
不
是

瑪
麗
亞
．
布
納
托
了
︶
，
卻
沒
有
地
址
︵
為
什
麼
？
他
們
怕
我
登
門
造
訪
嗎
？
︶
。
我
心
裡
有
個
什
麼

東
西
在
往
下
沈
，
沉
得
很
深
很
深
，
深
得
我
再
也
找
不
到
它
了
。
你
被
排
除
在
你
獨
生
孩
子
的
生
命
之

外
，
你
覺
得
有
一
扇
鋼
鐵
的
門
鎖
上
了
。
你
用
力
敲
門
，
但
是
他
們
怎
麼
樣
也
聽
不
見
。
覺
得
沒
有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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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
你
說
話
，
這
是
放
棄
的
第
一
步
；
而
放
棄
是
自
殺
的
第
一
步
。

就
這
樣
，
我
想
要
自
殺
。

與
其
說
，
活
著
有
什
麼
意
義
？
還
不
如
說
，
活
與
不
活
有
什
麼
差
別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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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跌
跌
撞
撞
回
到
上
帝
面
前
，

他
歌
寫
了
半
首
，
作
品
作
到
中
途
，

誰
知
他
傷
痕
累
累
的
腳
踏
過
哪
些
道
路
，

他
贏
得
了
哪
些
起
伏
的
寧
靜
或
痛
苦
？

我
希
望
上
帝
露
出
了
笑
容
，
握
起
他
手
說
：

﹁
你
這
逃
課
的
學
生
、
癡
愚
的
傻
子
！

生
命
之
書
難
以
領
悟
：

你
為
何
在
學
校
裡
待
不
住
？
﹂

湯
恩
︵Charles Hanson Towne

︶

︵
這
是
在
奇
克
．
伯
納
托
留
下
的
筆
記
本
裡
找
到
的
一
首
詩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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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
克
想
結
束
一
切

女
兒
的
那
封
信
在
星
期
五
寄
到
，
這
就
讓
我
順
勢
在
週
末
裡
大
喝
特
喝
，
但
過
程
如
何
我
現
在
記
不
得

了
。
星
期
一
早
晨
，
我
花
很
長
時
間
洗
了
冷
水
澡
，
但
我
進
公
司
時
仍
然
遲
了
兩
小
時
。
我
走
進
辦
公

室
，
坐
不
到
四
十
五
分
鐘
就
撐
不
下
去
了
。
我
頭
痛
欲
裂
。
這
個
地
方
好
像
墳
墓
。
我
溜
進
影
印
室
，

然
後
走
到
洗
手
間
，
然
後
走
向
電
梯
。
我
沒
有
帶
外
套
或
公
事
包
，
如
此
，
萬
一
有
人
注
意
到
我
的
行

動
，
會
覺
得
我
看
起
來
很
正
常
，
而
不
是
費
盡
心
思
要
離
開
。

這
樣
做
實
在
愚
蠢
。
沒
有
人
在
乎
。
這
是
一
家
大
公
司
，
雇
有
多
位
推
銷
員
，
沒
有
我
，
公
司
照

樣
能
生
存
；
而
今
我
們
知
道
，
從
電
梯
走
到
停
車
場
的
這
段
路
，
是
我
僱
員
生
涯
的
最
後
一
幕
場
景
。

　
　

然
後
，
我
打
電
話
給
我
前
妻
。
我
用
的
是
公
共
電
話
。
她
在
上
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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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為
什
麼
？
﹂
我
在
她
接
起
電
話
後
問
她
。

﹁
是
奇
克
嗎
？
﹂

﹁
為
什
麼
？
﹂
我
又
說
一
次
。
我
的
憤
怒
積
了
三
天
，
像
泡
沫
一
樣
滿
溢
出
來
，
但
我
只
說
得
出

這
麼
一
句
：
﹁
為
什
麼
？
﹂

﹁
奇
克
。
﹂
她
的
口
氣
轉
為
柔
和
。

﹁
就
算
是
邀
請
我
也
不
行
嗎
？
﹂

﹁
這
是
他
們
的
意
思
。
他
們
覺
得
這
樣—

—

﹂

﹁
這
樣
是
怎
麼
樣
？
這
樣
比
較
安
全
嗎
？
他
們
覺
得
我
會
做
出
什
麼
事
嗎
？
﹂

﹁
我
不
知
道─

─

﹂

﹁
我
成
了
怪
物
？
是
這
樣
嗎
？
﹂

﹁
你
在
哪
裡
？
﹂

﹁
我
是
怪
物
嗎
？
﹂

﹁
別
說
了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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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我
要
走
了
。
﹂

﹁
聽
我
說
，
奇
克
。
她
不
是
小
孩
子
了
，
如
果─
─

﹂

﹁
你
就
不
能
站
出
來
為
我
說
一
句
？
﹂

﹁
對
不
起
。
情
況
很
複
雜
。
還
得
考
慮
他
的
家
人
。
他
們─

─

﹂

﹁
你
現
在
有
男
朋
友
了
？
﹂

﹁
哦
，
奇
克
︙
︙
我
在
上
班
，
拜
託
？
﹂

這
一
刻
，
我
覺
得
寂
寞
，
從
來
沒
有
過
的
寂
寞
感
，
彷
彿
匍
伏
在
我
的
肺
臟
裡
，
把
一
切
壓
碎
，

只
剩
薄
薄
的
一
絲
氣
息
。
無
話
可
說
了
。
對
這
件
事
沒
話
說
了
。
對
任
何
事
都
沒
有
什
麼
話
可
以
說

了
。

﹁
沒
關
係
。
﹂
我
低
聲
說
：
﹁
對
不
起
。
﹂

她
沉
默
了
一
會
兒
。

﹁
你
要
去
哪
裡
？
﹂
她
說
。

我
掛
上
電
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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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後
，
我
喝
醉
了
；
最
後
一
次
喝
醉
。
我
先
去
一
個
叫
﹁
泰
德
先
生
酒
館
﹂
的
地
方
，
這
裡
的
酒
保

是
個
有
張
圓
臉
的
瘦
削
年
輕
小
夥
子
，
可
能
不
比
我
女
兒
嫁
的
那
個
人
年
紀
大
。
稍
後
，
我
回
到
我
住

處
，
又
喝
了
一
些
。
我
把
傢
俱
推
得
天
翻
地
覆
。
我
在
牆
上
亂
寫
一
通
。
我
想
我
恐
怕
是
把
那
兩
張
結

婚
照
丟
進
垃
圾
桶
裡
了
。
深
夜
某
個
時
刻
，
我
決
定
回
家
，
這
意
思
是
說
我
要
回
派
普
維
爾
灘
，
那
是

我
長
大
的
地
方
。
開
車
到
派
普
維
爾
灘
需
要
兩
小
時
，
但
我
好
多
年
沒
回
去
了
。
我
在
公
寓
裡
轉
圈

子
，
躊
躇
徘
徊
，
彷
彿
在
為
上
路
做
準
備
。
一
趟
道
別
之
旅
並
不
需
要
多
做
準
備
。
我
走
進
臥
室
，
打

開
抽
屜
，
拿
出
一
把
手
槍
。

我
踉
踉
蹌
蹌
，
走
進
車
庫
，
找
到
我
的
車
，
把
槍
放
進
儀
表
板
下
方
的
貯
物
廂
裡
，
又
扔
了
件
夾

克
到
後
座
，
或
者
是
前
座
，
也
許
這
件
夾
克
本
來
就
在
車
上
，
我
不
知
道
。
我
把
車
開
上
馬
路
，
車
胎

劃
過
路
面
，
發
出
尖
銳
的
聲
音
。
整
座
城
市
很
安
靜
，
路
燈
閃
著
黃
光
，
而
我
將
要
在
我
生
命
開
始
的

地
方
，
把
它
結
束
掉
。

跌
跌
撞
撞
回
到
上
帝
面
前
。
就
是
這
麼
簡
單
。



25   子夜

    

我
們
光
榮
宣
布

查
爾
斯
．
亞
歷
山
大  

誕
生

體
重
八
磅
十
一
盎
司

生
於
一
九
四
九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
萊
諾
和
寶
琳
．
伯
納
托   

謹
此

︵
奇
克
．
伯
納
托
留
下
的
一
張
卡
片
︶

︵
譯
註
：
西
方
人
在
新
生
兒
誕
生
後
，
會
寄
出
寫
有
新
生
兒
的
生
日
、
體
重
和
身
高
的
卡
片
給
親
友
。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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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天
夜
裡
很
冷
，
下
著
微
雨
，
但
是
高
速
公
路
一
片
空
蕩
蕩
。
我
把
四
線
車
道
都
用
上
了
，
隨
意
蛇

行
。
你
會
想
，
你
會
希
望
，
像
我
這
樣
酒
醉
駕
車
的
人
會
被
警
察
攔
下
來
，
但
是
沒
有
。
有
一
刻
，
我

甚
至
滑
向
一
家
二
十
四
小
時
營
業
的
便
利
商
店
，
向
一
個
留
著
稀
疏
八
字
鬍
的
亞
洲
裔
男
子
買
了
半
打

啤
酒
。﹁

要
買
樂
透
彩
券
嗎
？
﹂
他
問
。

多
年
來
，
我
學
會
了
在
被
擊
垮
的
時
候
還
能
維
持
正
常
運
作
的
外
表─

─

一
個
如
常
行
走
的
酒
鬼

─
─

此
刻
，
我
假
裝
思
索
了
一
下
。

﹁
這
次
不
買
。
﹂
我
說
。

他
把
啤
酒
放
進
袋
子
裡
。
我
看
到
他
的
目
光
，
兩
隻
無
神
的
黑
眼
睛
。
我
對
自
己
說
：
﹁
這
就
是

我
在
地
球
上
看
到
的
最
後
一
張
臉
孔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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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從
櫃
檯
那
端
把
零
錢
朝
我
這
邊
推
過
來
。

當
我
看
到
路
標
顯
示
我
家
鄉
已
近
，
﹁
派
普
維
爾
灘
，
離
出
口
1
英
哩
﹂
，
這
時
兩
罐
啤
酒
又
下
了

肚
，
另
一
罐
在
右
邊
前
座
上
灑
得
到
處
都
是
。
雨
刷
砰
砰
作
響
，
我
努
力
保
持
清
醒
。
我
一
定
是
一
直

想
著
﹁
離
出
口
1
英
哩
﹂
而
恍
惚
了
，
因
為
不
久
後
我
看
到
前
往
另
一
個
城
鎮
的
路
標
，
這
時
才
發

現
我
錯
過
了
出
口
匝
道
。
我
重
重
拍
打
儀
表
板
。
我
掉
轉
車
頭
，
就
在
那
裡
掉
轉
，
在
高
速
公
路
正
中

央
逆
向
行
駛
。
來
往
的
車
子
不
多
，
就
算
車
多
，
我
反
正
什
麼
也
不
在
乎
了
。
我
朝
家
鄉
那
個
出
口
駛

去
，
猛
踩
油
門
。
很
快
的
，
一
道
斜
坡
映
入
眼
簾─

─

這
是
上
高
速
公
路
的
匝
道
，
不
是
下
高
速
公
路
的

匝
道─

─

我
的
車
發
出
尖
銳
的
聲
響
，
衝
向
這
條
匝
道
。
路
又
長
又
彎
，
我
把
方
向
盤
鎖
在
轉
彎
的
角

度
，
快
速
向
前
，
沿
著
路
轉
彎
。

突
然
間
，
兩
盞
太
陽
般
的
大
燈
照
著
我
的
眼
，
照
得
我
什
麼
都
看
不
見
了
。
然
後
，
卡
車
的
喇
叭

轟
然
響
起
，
一
陣
劇
烈
搖
晃
的
撞
擊
。
我
的
車
飛
過
路
邊
堤
防
，
重
重
著
地
，
摔
落
山
坡
下
。
到
處
都

是
玻
璃
碎
片
，
啤
酒
罐
來
回
撞
擊
。
我
死
命
抓
住
方
向
盤
，
車
子
被
一
股
力
量
往
後
猛
拉
，
把
我
從
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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駛
座
上
彈
起
來
。
我
摸
索
著
找
到
開
車
門
的
門
把
，
用
力
扯
它
。
我
只
記
得
眼
前
閃
過
的
畫
面
是
漆
黑

的
天
空
和
綠
色
的
雜
草
，
還
聽
到
一
種
類
似
打
雷
的
聲
音
，
有
個
結
實
的
東
西
在
高
處
撞
上
了
什
麼
而

碎
落
於
地
面
。

我
張
開
眼
睛
，
發
現
自
己
躺
在
濕
涔
涔
的
草
叢
裡
。
我
車
子
的
一
半
車
身
埋
在
一
塊
歪
七
扭
八
的
廣
告

立
牌
下
面
。
這
塊
由
本
地
雪
佛
蘭
汽
車
代
理
商
所
立
的
廣
告
牌
，
想
必
是
被
我
的
車
撞
毀
的
。
我
一
定

是
在
車
子
撞
上
廣
告
牌
之
前
，
就
被
拋
出
車
外
了
。
就
物
理
學
來
說
，
這
是
不
合
常
理
的
狀
況
，
我
無

法
解
釋
這
件
事
。
想
尋
死
的
時
候
，
老
天
反
而
保
你
一
命
。
誰
能
解
釋
這
是
怎
麼
回
事
？

我
費
盡
力
氣
，
慢
慢
站
起
來
。
我
的
背
濕
透
了
，
全
身
作
痛
。
還
在
下
著
小
雨
，
不
過
四
周
一
片

靜
謐
，
只
聽
到
蟋
蟀
唧
唧
叫
。
一
般
來
說
，
在
這
種
時
刻
，
你
會
說
：
﹁
真
高
興
能
保
住
性
命
。
﹂
但

我
不
能
這
麼
說
，
因
為
我
並
不
高
興
。
我
抬
眼
望
向
高
速
公
路
，
在
霧
中
，
我
隱
約
看
出
了
那
輛
卡
車

的
輪
廓
，
它
像
巨
大
而
笨
重
的
船
隻
殘
骸
，
車
頭
扭
曲
，
彷
彿
它
的
頸
子
被
應
聲
折
斷
。
引
擎
蓋
冒
出

陣
陣
煙
霧
。
有
一
顆
車
頭
燈
還
亮
著
，
射
出
一
束
孤
獨
的
光
，
照
向
泥
濘
的
山
坡
，
把
玻
璃
碎
片
映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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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彷
彿
鑽
石
般
閃
爍
發
光
。

司
機
哪
裡
去
了
？
還
活
著
嗎
？
有
沒
有
受
傷
？
流
血
了
嗎
？
還
有
呼
吸
嗎
？
夠
勇
敢
的
話
，
當
然

就
該
爬
上
去
察
看
一
番
，
但
是
此
刻
勇
敢
並
不
是
我
的
長
處
。

因
此
，
我
沒
有
過
去
察
看
。

我
不
但
沒
有
上
前
察
看
，
反
而
把
手
放
在
身
體
兩
側
，
轉
向
南
方
，
朝
我
家
鄉
走
。
這
麼
做
不
是

什
麼
光
榮
的
事
，
但
我
當
時
一
點
也
不
理
性
。
我
行
屍
走
肉
，
像
個
機
器
人
，
完
全
不
為
別
人
著
想
，

也
不
考
慮
我
自
己─

─
事
實
上
，
我
最
不
在
乎
的
就
是
我
自
己
。
我
忘
了
我
的
車
，
忘
了
那
輛
卡
車
，
也

忘
了
還
有
那
把
槍
。
我
把
它
們
拋
在
身
後
。
我
的
鞋
子
踩
在
碎
石
子
上
，
軋
軋
作
響
，
我
聽
到
蟋
蟀
笑

出
聲
來
。

　
　

不
知
道
走
了
多
久
。
總
之
我
走
了
好
久
好
久
，
走
到
雨
停
了
，
天
空
泛
出
黎
明
的
第
一
道
微
光
。
我
來

到
派
普
維
爾
灘
的
外
圍
，
這
裡
有
個
地
標
，
一
座
生
銹
的
大
水
塔
，
位
於
棒
球
場
後
面
。
在
我
生
長
的

這
種
小
鎮
，
爬
上
水
塔
是
一
種
成
長
儀
式
。
以
前
，
每
逢
週
末
，
我
那
群
打
棒
球
的
同
伴
和
我
，
經
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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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腰
裡
塞
一
罐
噴
漆
，
爬
上
這
座
水
塔
。

現
在
，
我
又
站
在
水
塔
前
，
渾
身
濕
透
，
人
已
老
，
人
生
失
意
，
成
了
個
醉
鬼—

—

我
應
該
加

上
一
句
，
我
說
不
定
還
是
殺
人
兇
手
，
或
者
該
說
我
懷
疑
自
己
是
殺
人
兇
手
，
因
為
我
根
本
沒
有
看
到

那
個
卡
車
司
機
。
這
不
重
要
，
因
為
接
下
來
我
要
做
一
件
我
沒
有
動
用
大
腦
就
決
定
的
事
；
我
打
定
主

意
，
要
讓
今
夜
成
為
我
生
命
中
最
後
一
個
夜
晚
。

我
摸
索
到
梯
子
最
底
部
的
一
階
。

我
開
始
往
上
爬
。

我
花
了
一
些
時
間
，
才
爬
上
以
鉚
釘
固
定
著
的
貯
水
槽
。
攀
上
頂
端
後
，
我
癱
在
狹
小
的
通
道

上
，
呼
吸
困
難
，
猛
吸
著
空
氣
。
在
我
混
亂
的
腦
海
深
處
，
有
個
聲
音
在
斥
責
我
，
怎
麼
會
變
得
如
此

狼
狽
不
堪
。

我
看
向
下
方
的
樹
林
。
林
子
後
面
，
我
看
到
我
小
時
候
跟
著
父
親
學
會
打
棒
球
的
球
場
。
現
在
看

到
它
，
還
是
會
勾
起
悲
傷
的
回
憶
。
你
到
了
如
此
殘
破
的
地
步
，
無
法
相
信
自
己
曾
經
是
個
孩
子
，
但

童
年
怎
麼
樣
都
不
放
過
你
，
為
什
麼
童
年
會
這
樣
呢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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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空
漸
漸
亮
了
。
蟋
蟀
叫
得
更
響
了
。
我
眼
前
閃
過
一
段
回
憶
，
想
起
女
兒
瑪
麗
亞
很
小
的
時

候
，
我
用
一
隻
手
臂
環
抱
著
她
，
她
睡
在
我
胸
口
，
她
皮
膚
帶
有
痱
子
粉
的
味
道
。
然
後
我
看
到
現
在

這
個
自
己
，
渾
身
濕
透
又
污
穢
不
堪
，
衝
進
她
的
婚
禮
現
場
，
這
時
音
樂
暫
歇
，
人
人
露
出
驚
駭
表

情
，
尤
其
是
瑪
麗
亞
。

我
垂
下
頭
。

不
會
有
人
想
念
我
。

我
跑
了
兩
步
，
抓
住
欄
杆
，
猛
力
把
自
己
的
身
軀
拋
下
去
。

以
後
的
事
情
，
我
無
法
解
釋
。
我
是
撞
上
了
什
麼
東
西
，
又
是
如
何
保
住
性
命
，
我
都
無
法
告
訴
你
。

我
只
記
得
扭
動
、
折
斷
、
擦
撞
、
彈
開
、
刮
擦
，
以
及
最
後
﹁
砰
﹂
一
聲
落
地
。
我
臉
上
這
些
疤
痕
怎

麼
回
事
？
我
想
就
是
這
麼
來
的
。
好
像
過
了
很
長
一
段
時
間
，
我
才
落
到
地
上
。

我
張
開
眼
睛
，
身
邊
都
是
折
斷
的
樹
枝
。
許
多
石
頭
壓
住
我
的
肚
子
和
胸
口
。
我
抬
起
下
巴
，
看

到
了
這
幅
景
象
：
我
年
少
時
代
的
球
場
出
現
在
晨
光
中
，
我
看
到
球
場
兩
側
的
球
員
休
息
區
，
以
及
投



手
的
踏
板
。

我
還
看
到
我
母
親
，
我
去
世
多
年
的
母
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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